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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說，我並不只是喜歡單純的砍頭，我還喜歡之後對屍體的玩弄，雖然我一直很欣賞B.A.S.G.的處刑故事，不過對於他總是砍了頭就到達高潮這件事情有些怨言，所以在翻譯的過程中我還加寫了有關之後玩弄屍體的部份，假如有人按照原文去找結果沒找到這些，那就是我加寫上去的。



假如有人對於這樣的改寫感覺到是對原作的褻瀆，那我只能說聲抱歉，以下本文。







瑪格麗特總覺得自己身為皇后妹妹這件事情根本就是個詛咒，她總是老二、總是被忽略、總是辜負別人的理想與期望。可由於她不需要背負任何責任，而在她名下又支配了龐大的財產，她很快地屈服於不道德的奢華誘惑之下。



她的姊姊伊莉莎白曾經是個偉大的女王，平易近人而且受到人民愛戴，是個十足十的楷模。這位高貴女王執行任務唯一的缺失與遺憾就是沒辦法產下男性繼承人，即使最可能的繼承人安妮公主則有著偶爾易怒與任性的缺點，她仍然是個聰明而且願意努力工作的繼承人。



沒人會想去管一個女王的妹妹到底怎麼窮奢浪費，假如伊莉莎白能好好的活到她妹妹過世，那也就罷了。可惜造化弄人，伊莉莎白女王落馬意外身亡的訊息震驚了整個國家，聽到這個消息的瑪格麗特被嫉妒和野心沖昏了頭，完全誤判手下的實力與她姪女會採取的反擊措施，她很快的找了幾個朋友來助陣，並宣布自己是姊姊的合法繼承人。



只有極少數腦袋不清楚的朋友給了瑪格麗特贊助，比方說美麗的芭芭拉拉蘭博特夫人就華麗地搞起招募——或說引誘權臣支持她們，瑪格麗特的秘書，邁森家的維吉尼亞夫人小心地出售或抵押瑪格麗特的珠寶與土地，好預備起事的經費。由於準備時間匆促——也許得再加上她對於瑪格麗特的熱愛，導致她盲目地相信瑪格麗特的企圖自有其可行性。



可惜一群貴族夫人湊在一起密謀的策略只不過是紙上談兵，瑪格麗特的陰謀完全無法構成任何實質的威脅，這三個貴婦在經過一段流亡之後終於決定要以暗殺實現她們的目標。



於是芭芭拉與維吉尼亞帶著她們為數不多的支持者展開她們拙劣的暗殺計畫，她們埋伏在新女王出宮的行列前，但第一擊卻失手了，第二槍又被護衛用身體做盾替女王擋下攻擊。龍騎兵近衛團很快逼近她們躲藏的地點，這些女人驚慌失措地逃跑，維吉尼亞成功逃走了，可是芭芭拉卻被抓了起來。



她精緻而保養良好的臉蛋上塗滿了煙硝造成的髒污，而薄薄的嘴唇死死閉著，一句話也不肯說，直到一個憤怒的少尉一把將她拎起來架上馬鞍，芭芭拉還沒來得及抗議，男人就扯開她的裙子，皮革手套粗糙的觸感滑上她白嫩圓潤的屁股，貴夫人特有的羞恥心逼得她低下羞紅的臉避開眾人的視線。



不管芭芭拉原本想說什麼，少尉的馬鞭便呼嘯而下，打碎她原本收緊的雙頰。芭芭拉痛苦地哀號，男人毫不留情地鞭打她精緻的臀部，每打一下白津津的屁股肉便誘人地搖晃著，噓聲與鞭打一直有節奏地持續到她的尖叫與吶喊成為無奈的哭泣。



最後她虛弱癱軟在馬背上，她原本光滑的裸背與屁股上佈滿深紅色的交叉條紋。這場懲罰把芭芭拉給打茫了，在那條鯨骨軟鞭再次滑過她精巧的尾錐時，她近乎瘋狂地招認自己是誰和承認所有罪狀，並拼命要求別再折磨她。



可惜對於叛國者法律一向是無情而嚴肅的，她光著屁股被架在馬鞍上被送往監獄，一路上在眾人目光下展示她飽滿的乳房、纖細的腰身與在馬身起伏時會隨之一顫一顫的美臀——當然，還有那些一道道羞恥的鞭痕。



她在短短的反抗之後被壓到總督的辦公室，她在那裡嘗試證明自己是清白無辜的，不過當總督禮貌地詢問她是否想趴回椅子上再繼續回話的時候，芭芭拉的反抗意識便簡單的崩潰了。



短短一小時候，附上她簽名的自白便送到法官手中。她什麼也沒保留的說出共犯的名字與她們的計畫，除了口供之外，物證也毫不缺乏，那把被丟在現場的運動用毛瑟槍與維吉尼亞夫人寫給暗殺者們有關於女王路徑的紙條已經足以判瑪格麗特一百個死刑了。



在一切塵埃落定，追捕行動開始之後，芭芭拉夫人被送到法院審判，而她完全無法提出任何減刑的依據，審判結果一如預期。



「拉蘭博特夫人芭芭拉，妳被判叛國罪。」法官簡單地做出判決：「很明顯妳並不是單獨行動，雖然這令人髮指的行為仍然因上帝明鑒而失敗，但為了作為範例，現在妳必須回到監獄，在明天十點的時候妳會被帶到城堡的刑場，在那裡執行斬首。」



芭芭拉試圖忍住她的眼淚，但是現在後悔她的愚行已經太遲了，她知道她的女皇陛下——芭芭拉公主將會在一週內站在同樣的地方聆聽同樣的判決，她轉身踏上回到牢房的孤獨旅程。



雖然為了保證芭芭拉這晚能夠安眠，有人在酒裡下了藥，但是她仍然驚醒過來，很快就恢復了精神。有兩個監獄來的女人靠近她，原來她應該是有侍女的，但是那些小姑娘聽見自己的主子明天就要被砍頭，早就嚇到手腳發軟，而監獄這地方是講求效率的，所以就派了劊子手的老婆和助手來幫助芭芭拉打理一切。



經驗豐富的兩人很快建議芭芭拉應該把頭髮盤起來，並該穿上低胸禮服好讓砍頭的時候她的脖子上不會有任何障礙。



芭芭拉為了人生最後的舞台選擇了她最大膽的禮服，好讓眾人能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藍色緊身胸衣露出一半白膩柔軟的胸部，圓滑的肩膀也幾乎完全露出，她細長緊緻的纖頸就這樣完全暴露出來，而毫無珠寶裝飾的頸項正是今天的焦點，她她把長長的金髮盤在頭上，做好了一切預備。



之後，芭芭拉給了女人幾塊金子，希望她們能交給劊子手以保證自己可以輕鬆死去，這兩個女人要她放心，過程不會有任何痛苦，她纖細的脖子將會利斧急速兩斷，她們還向芭芭拉詳細解釋了怎麼將脖子放到木墩上，以避免痛苦延長的細節。



守衛來到牢房，宣告行刑時刻已到，芭芭拉被一台黑色馬車帶到四周龍騎兵圍繞的刑場。那兩個女人幫著她，並跟著她走上絨布地毯，嚴肅的遊行進行著，芭芭拉知道在廣場上等待她的並不是同情，她將要為了莫須有的理由喪命，而那些投射過來對她身體的垂涎與注目似乎只比看待高級妓女好些。



芭芭拉對這些群眾投射過來的急色目光回以不屑的眼神，這般囂張氣燄讓她贏得些許的聲譽——來自於人們期待著看見這顆囂張而美麗的頭顱滾落在刑台前的地上。



當芭芭拉從馬車小心翼翼地踏著階梯下來時，她驚駭地發現廣場上竟然有這麼多人，那兩個女人領著她穿過人群踏上臺階，她走到刑台頂端，看見一堆厚厚的稻草，與在草堆中央擺放著那低矮而具威脅性的木墩。



木墩吸引了她的視線——她的頭將會在那裡短暫停留，然後從上頭掉下來，就像個木桶滾下來一樣。咆哮著的人群安靜了下來，一旁有人大聲喊出她的名字、罪名與判決。又有人指著欄杆對芭芭拉示意，她走上前去，跨過等著她的木墩，人群安靜了下來，她以為自己沒辦法說話，但是她的聲音卻變得清晰明亮：「陛下，在場的紳士與夫人，我承認我犯下了叛國罪，而這是我應得的命運。」



芭芭拉再也沒辦法說出其他字眼，於是她轉身並面對木墩，現在只有劊子手和他的助手還在刑台上了。



劊子手緩聲開口：「請跪在木墩前，夫人。」





木墩大約兩呎寬、兩呎高，大約八吋厚，木墩中心處有個幾吋的下陷。「這就是放我那可憐脖子的地方。」芭芭拉很快了解到這點。



有個小小的黑色靠墊放在地板上，芭芭拉在那上頭跪下，現在她知道自己必須彎腰並將脖子放上去。很快她便感覺到木墩粗糙的觸感，可她不會讓暴民們看見她有任何退縮之舉。



她的身子慢慢彎成弓，耳朵裡聽得見血液的脈動，她能夠感覺到脖子的血管裡頭流動著生命，她小心地將下巴放在木墩的另一頭，那木塊感覺起來是如此冰冷，而且能逼著她伸長脖子無法低頭。現在她必須自己給出信號好終結人生，她知道傳統的信號就是將自己的頭向前推，把自己的脖子伸長，不知怎麼地這個動作讓她想到小時誤闖廚房時看到那些吊起來伸長脖子的雞。



當芭芭拉這麼做的時候，她發現這個動作讓她的乳頭跳出衣服的包覆，失去那兩顆飽滿圓球的支撐，緊身衣的上圍滑落，現在她弧線優美的乳房完全暴露在眾人的視線之下，她曾經毫不謙虛地說她有著全王國最美麗的一對乳房，現在這些圍觀的群眾已經用雙眼親自確認了這點——即使他們對這件事情的評價是芭芭拉到死仍然是個妓女。



「神哪，請原諒我，不要送我到地獄去，神哪，讓他過去吧，請原諒我……」



雪白的頸項與深黑木墩形成強烈對比，現在似乎是邀請斧頭劈下的時候了。劊子手舉起他的武器，刃口在他的目標地上方幾吋滑動著好調整下手的目標。



芭芭拉現在察覺到人群的細微變化，他們安靜了。



「親愛的上帝，他舉起斧頭了，他……」



巨斧落下，切斷血肉與骨頭並將自己深深埋在木墩中。芭芭拉的頭彈起來落到稻草堆裡，滾了幾圈之後才停下來，脖子上的缺口隨著脈動一股股地噴射鮮血。她的嬌軀猛地直起身子從木墩上彈開，就像要展示自己已經丟了頭般挺直腰桿，鮮血從斷口長長噴出灑在風中。



過了一會她的身子才抽搐著慢慢倒下，美麗而年輕的乳房堅挺地站著，因為行刑刺激而挺立的粉紅乳頭指向天空，她美妙結實的雙腿隨著鮮血吐出抽動著，殷紅的血液細細流過刑台滴落地面。



劊子手站定，一把抓起芭芭拉那已經被鮮血染紅的金髮，拎起她的頭展示：「這就是叛國者的下場！消滅所有女王之敵！」



很快的芭芭拉的頭被放到絞刑架前插在一根槍桿頂端，旁邊則還有兩把空著的長槍，等待其他兩個美女坐上寶座。她的身子被護衛們拖下台，帶到地牢的深處。這些男人飛快扯下芭芭拉身上剩餘的布片，幾個人拎起水桶朝芭芭拉身上潑去，洗掉她身體的血污。



假如說芭芭拉還活著的話，現在應該會因為渾身濕透而顫抖吧，但是現在的芭芭拉只是平靜的躺在石子地上，雙腳無力的微微敞開，飽滿的大腿間暗暗隱藏著貴族的神祕。護衛們脫下衣服，一個身材比較高大的男子拖著芭芭拉的腰讓她擺出像母狗一樣趴伏的姿勢，如此以來她的菊孔和陰部就毫無掩蔽地暴露在眾人眼前。



「女王有令，屍體要一起展示。」



說完了這句話，護衛隊長就離開了，隊員們忙不迭爬上芭芭拉已經毫無反應的身體，用他們的長槍刺進芭芭拉的陰道，第一個插入的男人驚訝地發現這高不可攀的女貴族在斬首的同時起了反應，她的陰道潮溼而還帶著微溫，讓他能夠輕易將粗長的陽具插進芭芭拉肉體的最深處。



忍受不住的其他隊員在同袍還在芭芭拉身上喘氣時，就急忙抬起芭芭拉的身子，從她的食道氣管與菊孔處插入，雖然觸感和陰道不同，但畢竟是女人柔軟的身體，仍然是美妙的。而她自豪的美乳被在不同男人的手上扭曲變形，成為讓男人發洩性慾的玩物。



這位貴族夫人就這樣被男人團團圍住，她雪白的身體在侍衛群古銅色肉體的包圍下幾乎要看不見了，很快的這些男人在芭芭拉身上潑灑著獸慾，一次又一次，他們想起這女人曾經用鄙視的眼神看著他們，而現在卻變得如此馴服而且乖巧的時候，侍衛們原本已經軟下的肉槍又一次變得硬挺，享受起芭芭拉的溫順來。



在地下室的肉宴進行了幾個小時後，芭芭拉被放在刑台上的無神雙眼倒映著一台馬車駛過，裡頭載著瑪格麗特公主與維吉尼亞夫人從大街上駛來，她們面對面坐著，雖然她們對於在瑪格麗特公主的屬地裡被一網打盡而感到震驚，現在已經逐漸恢復過來了。



這一對貴夫人重拾勇氣，並且討論起她們也許能見到安妮女王，懇求她原諒自己的阿姨。但車外景象凍結了她們的談話，馬車沒有拐彎，直接駛進城堡的廣場，在廣場的一端擺放著絞刑架，上頭照慣例展示著那些因殺嬰、竊盜、賣淫與扒竊而遭到砍頭的女人腦袋。



除了底下一堆邋遢的首級，最令她們震驚的是擺在上頭那頭髮已經華美盤好的精緻首級，姣好的面容與雪白的臉面，那纖細優美的頸項已經被斧子砍斷而縮短了，取而代之的不是柔美的身體頂著她，而是一把冰冷的長槍。



瑪格麗特恐懼地啜泣起來，那美麗卻缺乏智慧的腦袋終於徹底了解到自己的下場：她們不會在牢裡遇見芭芭拉好討論如何懇求原諒，只能待在牢裡等待劊子手收獲她們秀美的頭顱。現實的衝擊讓瑪格麗特了解到沒有一個統治者會允許意圖弒君者活著，即使是她自己的計畫內，也包含了如何快速把她姪女的頭砍掉一項。現在瑪格麗特只能計畫怎麼樣讓自己不致於丟臉的面對斧子的判決了。



她面向她的同謀，但維吉尼亞吻上她的唇阻止了她的道歉。



「我的首級，與我剩餘的部份都將追隨妳受到相同的處置，我最親愛的女王，我不可能在妳被斬首之後還留著自己的頭顱，所以我非常樂意和您一同卸下自己肩膀上的重量。」



審判毫無延遲的快速進行，而也沒有任何為她們請求免罪的要求，維吉尼亞很快地被宣判將追隨芭芭拉的腳步，用一把普通的斧頭在木墩上被砍下腦袋。瑪格麗特由於身分高貴，所以被允許以一把雙手巨劍替她斬首，這把大有來歷的劍最後一個處行者是約半個世紀前犯下通姦罪的皇后凱薩琳。只有具皇室血統的女性才能品嚐到這把利劍的滋味，三百年來它已經嚐過兩個皇后與三個公主的鮮血。



得知這項判決的印刷工飛快地投入工作，在品質粗糙的紙面上輸出老故事，和搶先傳佈這新的故事，許多民眾聚集在印刷廠門口等著最新的印刷品出爐，他們不只想看到美女被砍頭，也想藉著回想老故事得到更多的樂趣，當然也想在明天執行死刑的時候好向不知情的人大大炫耀一番。



這兩位貴夫人被送回法院所屬的監獄，她們將在那裡度過生命中的最後一夜。瑪格麗特放任自己由永恆的挫折感中解脫而出，而維吉尼亞則進入一種週期性的宗教狂熱中，希望自己是以一個殉教者的身分而死。



有幾個私底下知道維吉尼亞和瑪格麗特關係的好事者買通了守衛，在剝光維吉尼亞的衣服之後將她推進瑪格麗特的牢房裡，這一對即將步上同樣命運的戀人很快滿足了好事者的期望，她們彼此互相慰藉，嘴唇深吻發出淫靡的啾啾聲，兩對雪白的乳房互相擠壓，堅挺的乳頭互相摩擦以求得更多的快樂。



維吉尼亞吸著瑪格麗特的乳頭，並進一步用手指探入她的女王胯下，在幾下挑逗之後就感覺到女王最神祕的三角地帶已經變得又濕又熱，於是她大膽地用舌頭撬開瑪格麗特的玉戶，深深舔吸著她的淫液，直到瑪格麗特攀上高潮，她浪叫的聲音使得外頭的守衛胯下硬挺。



在從高潮上恢復之後，映入瑪格麗特眼簾的是維吉尼亞那隨著呼吸張合的玉門，她仍然緊緊纏著瑪格麗特，雙手掰開她的大腿，仔細吸吮著恥丘上的每一吋肌膚，不時舔過瑪格麗特的陰核，讓她腦袋裡仍然產生陣陣快感。



在與生俱來的本能驅使下，瑪格麗特照著維吉尼亞喜歡的方式服侍起她的戀人來，這是她們最後的交媾，她時快時慢地用舌頭舔著維吉尼亞的陰戶，扭動著腰摩擦維吉尼亞的乳頭，並用牙齒輕輕咬囓她的花蒂，維吉尼亞很快的噴濺出淫汁，像頭發情的母狗一樣嚎叫。



瑪格麗特與維吉尼亞相愛到深夜，她們在一次又一次的高潮中精疲力盡，敞開著大腿光著身子深深睡去，守衛在看完好戲之後才打開門將維吉尼亞拖出來——當然少不了在她身上討些便宜，他們一邊討論著明天要如何褻玩這對同性情侶的屍體，一邊將維吉尼亞扔進房間，鎖上了門。



隔天一早守衛來宣讀執行的程序，作為戲劇性的皇室成員處刑序幕，維吉尼亞將先被砍頭。



維吉尼亞是個身材高大健美的金髮碧眼女子，雖然她的長相並不醜陋，卻比不上芭芭拉這麼精緻細嫩，她大而圓潤的胸脯與豐滿的臀部讓她看起來比較像個可愛的鄉村姑娘而不是個偉大的貴婦，她的脖子雖然比芭芭拉長，可卻粗壯了些，對於斧子來說可是個艱辛的挑戰。



基於對教敵的怨憤，她選擇了裝扮自己好赴死，為了她所愛的女人，她要在這歷史性的一頁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維吉尼亞選了一件翠綠色的禮服，這件禮服的古老設計能充分地展示她柔軟而雪白的半球，同時她也允許劊子手的妻子幫她盤上頭髮。



瑪格麗特則是個傳統的皇家美女，站在她的紅粉知己身旁時很容易就蓋過維吉尼亞的光芒，她有著完美的身材比例與可愛的鵝蛋臉，長而纖細的頸子與渾圓堅挺的乳房。她選擇了一件淡藍色的長洋裝好凸顯她的一頭柔細褐髮與違抗地心引力般的美妙翹臀，瑪格麗特明白自己將再也不需要當誰的老二了，今天她就是主角。



這對將被處死的貴婦在悲傷的馬車上再次相遇，她們在馬車上彼此依偎，另外兩個隨從則坐在車子的另一頭。維吉尼亞在她心愛的女王那雪白柔軟的胸脯上度過了剩餘步多的時間，她的唇輕輕吻著那裸露的半球，這動作讓她們同時想起昨晚的瘋狂，瑪格麗特下體一酸，吞了口口水，而維吉尼亞感覺到自己心跳加速，如果可以的話，她們會選擇扯掉禮服在互相相愛一次。



但馬車已經無情地停在刑場，維吉尼亞輕吻瑪格麗特的唇告別，同時感覺到愛液已經從玉門滑到大腿上，她輕輕摩擦大腿好解決剩餘的性慾，留下瑪格麗特在車上，自己踏上通往命運的臺階。被留下的瑪格麗特只能斷續地望著維吉尼亞的表現。



當與木墩相遇的那瞬間，維吉尼亞宗教式的自信又回來了，她對於群眾擺出絲毫不感興趣的態度，只是站在木墩前，用她細長的手指劃過木墩的凹陷處，想像著芭芭拉是如何在這裡丟了腦袋的。劊子手試著解釋為何沒時間製作一個新木墩，維吉尼亞對這件事情似乎已經不感興趣，她轉而要求想看那把斧頭，這要求把劊子手嚇了一跳，不管如何，劊子手還是打了個手勢，叫助手把那把利斧從稻草堆中拿出來。



「把它藏起來是多麼愚蠢哪。」維吉尼亞像在舞台上般呼喊著：「拿到這兒來，讓我摸摸刃口吧。」



當斧子舉靠近她時，她輕輕地用手指滑過刀刃：「這看起來是夠利了。」她反覆地想像著這把利刃砍在她喉嚨的樣子，吩咐劊子手：「但要送我上路的時候，重點還是你的技巧，劊子手大人，這是我所有的財產，我請求你能做的乾淨俐落，但在你把刀刃插入我的頭與肩膀之間的時候，請給我一些時間好讓我祈禱吧。」



劊子手點頭表示他的同意，維吉尼亞馬上跪在軟墊上，並再次確認沒有一絲亂髮從她的髮髻中露出。在放心之後，她弓起身子，將健美的頸項靠在木墩上，向利斧展露最便於下手的目標。劊子手耐心地等候她的暗號，可這跪著的女人似乎忘記了斧頭正在等她的暗號，久等的群眾開始騷動，維吉尼亞已經沉浸在與眾聖人的心靈交談中，完全遺忘了那些喧鬧的群眾。



維吉尼亞祈禱的時間長到劊子手不得不強迫中斷她那超乎常人的禱告，他舉起斧頭，維吉尼亞還在分析教規最有趣之處的時候，她感覺到銳利的一擊降臨，而稻草朝她撞了過來。



精確的砍劈還給群眾一個好心情，他們在看到那雪白頸項斷口與跌落木墩的頭時開始歡呼。維吉尼亞的身體反弓仰身，向歡呼鼓掌的群眾展示她脖子的殘段，她健美的身軀維持了一小段時間的直挺，朝著空中噴射深紅色的細流，然後緊繃的身體開始軟化，維吉尼亞的殘軀向前傾倒，在眾人面前展示她那因為掙扎而向天空高翹的美臀。



當劊子手撿起維吉尼亞的頭來展示的時候，她的身體已經頹然倒下，當眾人的掌聲停歇，維吉尼亞的頭與身體已經從刑台上被拖下來放到地上，她等會還有別的用處。



工人們加速整理好刑台好預備今天的主戲，沾滿鮮血的稻草和木墩被移走，換上新鮮稻草與一個矮凳。劊子手與他的助手換上了乾淨的圍裙和手套，當一切預備，一個小小的行列登上刑台。



首先上來的是皇室總管，他帶著一把閃耀著光芒的雙手巨劍，接著瑪格麗特公主跟隨在後，她的雙眼盯著那把雙手大劍，內心不停呼喚著自己要堅強。雖然並非刻意，但維吉尼亞的無頭屍體的戲劇性表現已經給了群眾深刻的印象，現在他們希望公主能演出更精采的戲碼。



兩個隨從跟著瑪格麗特上來，另外兩個護衛士官則站在一邊，皇室總管走到劊子手身邊再次宣告：



「現在我將給皇室公主，瑪格麗特交付予汝，由於她背叛應當盡忠的安妮女王，在女王之名下，我免除你對瑪格麗特公主盡忠的權力，並命令你因判國罪處決瑪格麗特公主以對女王盡忠！」



「同時我將給你這柄劍，令你可以斬下瑪格麗特公主的頭！」



劊子手接過劍，將它高舉過頭並背誦著自己在儀式上的台詞：「我宣告，吾，身為女王的忠僕與王敵之鞭，吾將藉此劍向女王獻上叛國者瑪格麗特公主的頭！」



除了兩個主角以外，剩下來的配角悄悄退場，瑪格麗特站住腳步，如誦詩般要求：「劊子手大人，我免除您對殺死我的所有責任，我對法律獻上自己，對長劍獻上脖子，我請求你取下我這個背叛女王者的頭，但在您執行您的使命前，可否讓我向這些良善群眾告解呢？」



劊子手躬身回答：「當然，閣下。」



瑪格麗特轉身朝向群眾開口：「我自願承認我犯下背叛安妮女王的叛國罪，而且唆使他人與我一同犯罪，你們在我之前已經先看到了芭芭拉夫人的頭，而你們方才也目擊了維吉尼亞夫人的處刑，是我將她們帶進毀滅，現在正是我面對同樣命運的時候，一定要從我的命運中學到教訓，別讓野心遮蔽了你的忠誠，願安妮女王陛下萬歲！」



她又回身轉向劊子手，平靜地說：「現在我任您處置了，我該做什麼呢？」



「請坐上矮凳，閣下，揚起您的頭並保持脖子筆直，我的助手將會幫助您到位。」



「當然，閣下，我相信您的技術可以讓我很快過去。」瑪格麗特坐下，小心地整理她腳邊的裙子，然後她挺直腰桿，打直雙肩，抬起下巴並伸長脖子。助手輕觸她的下巴，小小地下移一些好更完美地露出她的背頸，他在耳畔細語要瑪格麗特仍舊保持這個姿勢，並悄悄後退。



劊子手握緊長劍，這是一把極完美的武器，雖然主要處決女性是用斧頭，但他仍然能完美地使用這把打造精巧的刑具。法律對於私下處決惹上醜聞的貴族女性總是默許的，而這些官方劊子手就是靠著自己的技巧賺上這些報酬，最近一年內這劊子手就兩度完美執行了在大家族中的成員，一個是肆無忌憚的惡妻，另一個是扮演妓女過頭的女兒。



所以他舉起這把漂亮的皇家之劍，毫無緊張或是懊悔，在他面前的公主不過是個修長纖細的頸子，溫順地等待法律裁決。



瑪格麗特穩穩地注視前方，避免與劊子手眼神相接，她沒有看見劊子手高舉過右肩的長劍斬落，鋼鐵閃過她的眼前，她察覺到銳利的邊緣侵蝕了她的肉體，接著世界開始旋轉，令她感到有些頭暈，而朦朧的痛令她困惑。



瑪格麗特的頭看來如同從她肩上起飛般向前一躍，後旋著飛過空中，在她的腦袋掉到她腳前並滾到到草堆中時，她的表情寫滿了驚訝。她的身子仍然挺直，如噴泉奔的鮮血從她那曾經可愛的殘頸噴出，她的身體慢慢地倒下，引動裙子一陣波動，白色的吊帶襪、深紅色的襪帶與雪白的大腿展示在高樓與圍觀的目擊者前，直到劊子手走上前替瑪格麗特的殘軀拉好裙子，保存她最後一絲皇家尊嚴。



之後他撿起瑪格麗特的頭，擦乾淨她鼻子與嘴唇上的深紅色殘跡，將她的頭釘在大劍上，高舉起來並喊著：「這就是叛國者的下場，女王萬歲！」



圍觀的群眾緩緩散去，劊子手收了報酬之後退場。護衛們在安妮女王的默許之下將維吉尼亞和瑪格麗特的頭串刺在槍上放在芭芭拉的頭旁邊展示，並將還帶著微溫的屍體拖到地牢裡去。



劊子手的妻子小心地跟在護衛的後面，在他們剝掉瑪格麗特與維吉尼亞的衣服之後，跟他們討了這些衣服當做剩餘的報酬離開，雖然上頭沾了血，但是仍舊會有人喜歡這些好質料的衣服。



現在這對同性情侶已經完全地赤裸了，她們同樣都有著誘人的大胸部，粉紅色的小巧乳頭一樣因為行刑的刺激而指向天空，不過在完全仰臥的時候，維吉尼亞的胸脯向外擴張，而瑪格麗特則仍然驕傲的堅挺著，但是維吉尼亞的屁股比起瑪格麗特來說卻多了些誘人的柔軟。在地牢裡的所有人對這兩具屍體品頭論足，而昨晚陪伴他們一夜的芭芭拉已經被棄置一邊。



芭芭拉的肉體仍然豐滿，但是已經有些僵硬了，她的後庭與前陰像個最下賤的妓女一樣大大張開，裡面滴落著黃白的精液，脖子的斷口也染滿了男人的慾望，有好事者把她拖了過來和其他兩人放在一起。就像處理芭芭拉時一樣，有人拿來水桶朝這兩具染血的屍體潑水好洗淨血污，同時也把芭芭拉身上沾的精液沖掉。



一個鬍子灰白的高階軍官捧起瑪格麗特的身體，用怒號的肉砲刺穿瑪格麗特保存多年的純潔，他的堅挺直直戳進瑪格麗特的肉壺深處，假使瑪格麗特現在還活著，也許會發出令人銷魂的痛苦呻吟，然而現在的瑪格麗特只是一言不發的接受這個男人對她的污辱，溫順的張開雙腳，像個女僕接受主人恩澤一樣上下晃動著胸部。



另一邊的維吉尼亞就沒有這麼幸運了，馬上有三個人依照玩弄芭芭拉的方法貫入她的前陰後庭與頸口，讓只和女人有過性經驗的維吉尼亞頓時鮮血淋漓，不過男人們才不管這麼多，他們只想著要在女人身上發洩慾望，輪姦叛國者的屍體一向都是合理的，無論她的身分地位有多高，到了這裡就只是男人們的肉壺而已。



一旁克制不住的人撲向芭芭拉的屍體，重新玩弄起她高聳的乳房，試著把肉砲塞進她已經鬆弛的陰道得到一些快感，即使是冰冷的屍體，洞口只要能提供一些樂趣仍然是美好的玩物。



在一連串的輪姦之後，有些人開始拿這些可憐的姑娘玩起遊戲來，他們拿來一節短棍塞進維吉尼亞的陰道，讓她雙腳大張地倒掛在牆邊，並且將短棍的另一頭刺進瑪格麗特的陰道，好讓這兩個同性情侶在死後才完成了合為一體的夢想，有幾個人把合而為一的瑪格麗特與維吉尼亞搬下來，從她們的脖子插入，看著她們在衝刺中屁股不停晃動交媾，就像她們還活著，一邊貪求彼此一邊替自己服務一般。



輪姦持續了整整一夜，直到隔天早上，守衛們才心滿意足地穿上衣服，開始處理躺在精液海中的三具裸屍，她們無一例外的雙腿大張露出慘不忍睹的陰部與後庭，像賣身的妓女一樣渾身髒污，乳房與屁股上滿是男人的掌痕。



為了給叛國者一個教訓，他們將芭芭拉與維吉尼亞的雙手捆在背後，將她們的大腿與小腿捆在一起，擺成充分暴露出祕處的姿勢之後將長槍由頸處穿入，最後由陰道貫出，這兩個貴夫人的屍體現在和因為賣春而被處決的妓女毫無分別：一樣大張著腿與陰道，把乳房與美臀暴露給所有路過的人觀賞。



而瑪格麗特，由於仍然要給皇室一點尊嚴，所以他們將瑪格麗特的手腕與腳踝綁在一起，讓她安坐在從後庭刺入的長槍上，她的膝蓋微微觸地，大腿微閤，腹部微凸好掩去人們對她祕處的窺視，最後這三具屍體都被搬到絞型架前，和她們平靜而美麗的頭顱放在一起展示。



由於這般無情的處置，使得安妮皇后安坐在她的寶座上，而這些屍體在腐敗前就被收拾，後來被製成玩物賞給部下的事情究竟她是否知情，就沒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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